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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無家者》 

講師｜李玟萱、橋本恭子、李盈姿、李晏甄 

時間｜2019年 10月 25日（週五）13：00-16：00 

地點｜成大奇美咖啡館（自強校區） 

主辦單位｜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文學院 

 

主辦單位：今天很高興有這麼多人來參加成大人文沙龍無家者的講座，也非常高興同時邀請

到跟這議題有很深關係的四位講者。四位老師將為我們分享他們親身的經歷，跟他們參與這

個議題的一些過程還有故事。我覺得很榮幸可以同時邀請到他們。 

 

今天時間也有點緊迫，我們待會讓老師透過自己的故事跟經歷來介紹他們自己以及他們對這

個議題的認識跟參與。首先請橋本恭子老師先來談談她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以及他在日本對

於這個議題的參與過程。我們一起掌聲，歡迎橋本恭子老師。 

 

橋本恭子：大家好，我很久沒用中文報告所以很緊張。今天很高興那麼多人來聽我的演講，

真的非常謝謝你們。我做簡單的自我介紹，我 2003年清華大學中文所畢業的，一直研究日

治時期的台灣文學。最近這幾年研究台灣的同志運動跟同志文學，我翻譯過張小虹老師的一

本書，較學術性的。所以去年的五月，有日本的一所出版社，白水社的編輯來問我要不要翻

譯《無家者》這本書的時候，我有點擔心也有點猶豫不決，因為在日本研究這個議題的通常

是社會學研究，我一直做文學研究，有點不好意思。雖然我從念大學時就對這個議題一直有

關心，不過一直做文學研究，我到底適合翻譯《無家者》嗎？有資格翻譯這本書嗎？不過去

年的八月底來台灣，跟《無家者》的作者李玟萱小姐、芒草心協會的李盈姿秘書長、游擊文

化的李晏甄編輯見面的時候，他們都鼓勵我，所以那時候我決定，我要翻譯這本書。 

 

那時候我根本沒有想到會完全改變我人生觀與價值觀，我自己的變化是從宗教觀開始，去年

他們帶我去台北的恩友中心。恩友中心是服務街友的教會，9月 2日拜訪了台北恩友中心，

才發現基督教在解決街友問題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牧師先生說教的主題是「浪子回歸」的

一段，還給我們介紹了一幅林布蘭特的繪畫。那天參加做禮拜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改變了

我的宗教觀。我以前沒有任何信仰，根本沒有相信神，也認為能救人的是「人」，包含法

律、政治等等，而不是「神」。不過，我那天親眼看到被「神」救濟的人。 我就問自己，

到底基督教是什麼、神是什麼？我回來日本就去了我家附近的教會，從那天開始參加每週日

的禮拜與每週四的聖經研究會。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很認真地去教會，不過，我仍是沒有信

仰的。 

 

這本書介紹的不只是街友而是社工，不過我對社工真的不熟。還好我以前教過的學生，現在

當長濱縣的社工，我去找他，跟他商量並介紹社工的工作是什麼。他邀請我去他們舉辦的

「東京社會福祉士、低所得者支援委員會五週年特別」工作坊，日本的社會福祉士是社工的

意思。那一天有十位參加者，除了我以外，全部都是專業的社工，有的屬於地方政府，有的

屬於半官半民的機關，有的屬於民間企業。然後我發表了「在日本翻譯出版『無家者』的意

義」，目的是認識社工的工作，也想聽他們對《無家者》 的看法。我給他們介紹的是(尤其

是書的第 22頁)台灣社工張獻忠先生寫的一段文章，我唸一唸：「反觀台灣，由於社會支持

有限，近年來無家者領域的社工不斷流失，資淺社工的經驗無法累積，資深社工的經驗亦無

法傳承，相關服務面臨嚴重挑戰。」，我唸這段的時候，日本的社工都說日本社工也面臨這

個問題，所以我在日本翻譯這本書有很大的意義，他們很鼓勵我一定要翻譯，所以那天我就

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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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橫濱市的社工朋友推薦我去橫濱市壽町這個地方，我簡單介紹壽町這個地方。日本有

大阪的釜崎區，東京的山谷區，橫濱的壽町區是我們叫做「日本三大寄場」，寄場是什麼

呢？「寄場」是「點工」，非固定工作，需要工人的老闆會以日薪聘請工人聚集的地方。日

本三大寄規模最大的是釜崎區，釜崎區就是《無家者》裡面也提到的，然後壽町區是規模最

小的，橫濱是港口，《無家者》191頁說：「港口會有流動人口，工人、性工作者……。這

些人年紀大了或受傷以後，基本上都會演變成貧困，甚至流浪。」，而，橫濱的壽町就是這

樣的地方。 

 

簡單介紹壽町的歷史，1956年，GHQ是聯合國軍，美軍最高司領官總司領部，把第二次戰

爭後佔領的土地向民間出售的時候，住在附近的在日朝鮮人，住在日本的朝鮮人或韓國人買

下來這塊土地，然後為了點工的方便建築「簡易宿泊所」，我們簡稱「簡宿」或「ドヤ」，

是簡陋的旅館的意思。1990年代，泡沫景氣破滅之後，工作越來越少，工人越來越老，所

以壽町現在從點工地區變成「高齡福祉」地區了，這個高齡福祉地區的意思是必須靠政府的

幫助才能活下去的地方。現在壽町有約 125家簡宿，有約 5800個住民，其中 54%是 65歲以

上的老年人，80%以上住民領取生活補助金，有人說壽町是日本高齡化社會的縮圖。 

 

壽町附近也有不少露宿街頭者，大概 40個，日文稱之為「野宿者」。壽町是這樣的地方，

11月 5號我去拜訪壽町的教會。壽町有三個教會，我去的地方是中傳道所規模比較小的，這

個傳道所很特別，因為牧師是從 1980年代實踐解放神學，意思是說特別為貧困地區服務的

教會，這裡的信徒都為壽町的街友，志工參加志工的工作，非常熱情地做志工工作的志工活

動。那天也拜訪日顧勞動組組合，意思是點工工會，在那裡認識了代表性的人物近藤昇先

生。他們給我介紹壽町的歷史和現況，他們從 1990年代開始服務外籍勞工的活動，有菲律

賓、韓國的外籍勞工，壽町另外有個組織水牛會，是為了外籍勞工展開擁護人權的活動。 

 

所以我慢慢認識壽町這個地方。接著，我介紹現在壽町的風景，你看這個街乾乾淨淨的，現

在很少看到白天在路上喝酒的人，以前很多。現在比較多的 Day service辦公室，Day service

的意思是老人家在那裡渡時間，跟朋友聊天或者鍛鍊身體，一起唱歌一起下棋的地方，這種

地方越來越多，然後比較大的教會，這是現在的壽町。1970年代到 80年代壽町是完全不一

樣的地方。我介紹照片集，裡面是這樣子，有很多點工找不到工作、白天喝酒在街上睡覺，

然後這個地方那個時候還有工作，所以很多人都找工作（看照片）。路上睡覺的，這個公園

現在還有，我們在愛心供餐的活動是在這個公園裡。以前是這個地方，所以現在完全改變

了。不過認識 1970年代壽町的老先生說，以前壽町很亂，但很有活力，現在整整齊齊乾乾

淨淨的，但沒有活力有點寂寞的樣子，現在壽町的地區很有特色。因為這個地方是被地方政

府橫濱市政府拋棄的地方，反而地區自治活動非常活潑，推動自治活動的主要團體有兩個：

一個是日顧勞動者組合，那是個團體，點工工會的當事人團體（1975~）。另外一個基督教

團神奈川教區壽中心，他們是支援者團體（1986~）  ，他們的活動有很多愛心供餐、義賣，

然後參加這個活動的資深志工的三分之二是基督徒，現在志工的高齡化是目前很大的問題，

很少年輕人參與。 

 

我大概從去年十一月參加壽町的這種自治活動，每個月去壽町兩三次，他們最代表性的工作

是壽町工作坊，每年 2月、8月以一般民眾為對象舉辦「壽町工作坊」，是一種教育活動，

張獻忠先生所說的社會溝通的活動。裡面的人學習壽町的歷史與現況以及日本結構性的貧困

問題，還有很多體驗，愛心供餐體驗、義賣體驗，壽町地區田野觀察拜訪街友收容中心、酒

精依賴症恢復中心，然後跟點工經驗者與街上生活體驗者交流，理解他們的人生。然後認識

壽町學童的問題，因為那邊小朋友很少，有是有，日本人的小朋友多半是比較社會低層貧困

家庭的小朋友。然後中國人也很多，因為壽町附近有一個最大的中國街、唐人街，很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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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化，所以在那裡工作的中國人，他們的小朋友也來這裡安親班。我今年七月參加過安親

班的露營，那時才發現日本朋友與中國朋友他們關係蠻好的。我們參加工作坊的時候可以學

習這樣的東西，我那天 2月 8、9號參加工作坊的時候，自己住在簡易宿泊所，現在很乾

淨，有的宿泊所女性也可以住。現在，海外背包族也可以住在這裡，房間是很小不過蠻乾淨

的，那天我們會挑戰街上生活體驗，就是我們在公園裡面直接睡覺，那天很冷，因為隔天下

雪了，所以那天晚上非常冷。不過我們親眼看到那天晚上不少街友，不少在路上生活的人，

我看到他們，心裡很難過。 

 

我一邊翻譯無家者，一邊參與壽町的志工活動，這樣的經驗真的慢慢改變我的想法。閱讀

《無家者》的經驗影響到我該如何面對壽町的態度，因為閱讀這本書，所以我關注地區的

「自治」與街友的「自立」，然後對基督徒的角色很感興趣。如果沒有閱讀這本書的話，我

可能沒有這樣的角度來看壽町吧!我認識一些經歷過街頭生活的老先生與了解他們的生命故

事，這樣認識壽町的老先生的經驗使我們能深刻地理解無家者，無家者使我們深刻地理解壽

町居民的人生，所以那種互動好像使我的人生豐富起來的感覺。 

 

另外一個我自己沒想到的事情是，在壽町我能跟台灣人交流。因為第一個是玉山學院，玉山

學院是台灣的原住民念的神學院，玉山學院跟壽町的基督教會已經有交流關係，所以今年兩

位阮小姐、李小姐來壽町拜訪的時候，我有跟他們交流。然後中山大學的學生、老師們今年

八月也來壽町。因為高雄也是港口跟橫濱一樣，中山大學附近也有比較貧困的地區，老師們

對於壽町這樣的活動很感興趣，所以特意來壽町參觀一些地方，他們好像從明年開始帶學生

來壽町做研究，要跟壽町的志工交流。一橋大學是我唸博士班，一橋大學的台灣留學生，一

位念法律所的學生是交換留學來的學生，我在教堂認識他，我給他介紹壽町的活動，他對壽

町很感興趣，所以他從今年五月開始去參加壽町的志工活動。壽町的人都非常歡迎他，他們

都很喜歡，他也願意把壽町的問題跟台灣人介紹，所以我現在也在壽町、跟台灣人交流。 

 

我最近的問題是，我站在橫濱壽町怎麼思考台北街友的問題，我九月跟十月看了兩部電影，

是一位導演拍的連續性的兩部電影。題目是《寿ドヤ街・生きる》(1981~1984) 

是〈壽町簡陋旅館街・活著〉，我想用這部電影的觀點重新思考《無家者》。因為紀錄片導

演渡邊孝明導演認為，活在壽町的人從來沒有用他們的話語描述過自己人生，他們的人生一

直被他者單方面地解釋或描述下來，甚至被誤解下來。這樣的誤解累積起來形成了我們社會

的偏見，為了打破我們社會的矛盾，渡邊導演要讓壽町的住民主動地講他們的生命故事，以

電影的方法紀錄了十多人的獨白。渡邊導演的企圖跟芒草心協會要出版《無家者》的企圖有

所共同之處。那麼這部紀錄片到底能否成功地實現導演的企圖嗎？ 

 

那部電影我是跟一位 1970年代以來一直生活在壽町的老先生一起看的，他給我的感想我覺

得值得一提，所以今天才跟你們介紹。他說這部電影並沒有成功，其實原因有幾個：一個是

活在壽町的人多半有種種問題而流浪到這裡，所以他們一般不願意公開姓名、露出自己的

臉。可以露出自己的臉，講自己人生的人，多多少少愛講話、愛出風頭，很會把自己人生虛

構化。這部電影裡出現的人物講出來的自己人生與現實的人生當中好像有些出入，他們好像

沒有講真實的故事，雖然他們講自己的人生，但這種表面上的講話沒有意義，無法令人感

動，老先生這樣說。然後另一個原因是為了拍電影，渡邊導演擇取的人物並不代表壽町的人

物，反而在拒絕出演電影的人物中有不少值得一提的人物。那個老先生對渡邊導演擇取人物

的標準有所懷疑，我覺得他的感想蠻有道理的。 

 

所以我想問李小姐的問題是，讓街友用自己的話語說出自己的生命故事是很重要的事，可

是，這個行為本身與把這個行為紀錄下來傳達給別人，無論是以拍電影的方法還是以寫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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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是兩回事。跟渡邊導演的電影比較起來，《無家者》更能表達他們人生的真實面，

我自己是這樣感覺。思考該怎麼紀錄他們人生這個問題的時候，我才發現李玟萱小姐在聽街

友的故事與紀錄他們的故事上很用心也非常出色，因為她抓住他們人生的重點，我很想知道

李小姐如何聽他們的故事，然後如何把他們的故事文字化，在他們講的故事中，您選出哪些

部分，捨棄哪些部分？終而如此再現一個人的人生？您在這個採訪與書寫的工作中最重視的

地方是什麼？因為《無家者》這本書，很容易閱讀，其實我去壽町認識一些老師才知道，李

小姐的採訪方法、寫文章的方法真的很了不起，以前沒想過，即使我每次去壽町聽老先生講

話，好像是我自己的問題。李小姐非常地了不起，讓他們說出他們平常不想說出來的故事，

這真的不簡單，寫文章時候的技巧也不簡單。如果我沒有去壽町的話，應該沒有感覺到這樣

的做法。 

 

最後一個問題，張獻忠先生在「出版緣起」中這樣寫道：「為了促進社會大眾對於無家者的

認識，期望透過出版此書，進一步幫助外界了解貧困者的生活樣態，為了呈現無家者的多樣

性，我們擇取生命軌跡殊異的無家者作為本書主角。」我認為「本書主角」多半是從人生谷

底重新站起來之後，現在為弱勢者服務的較為理想的善良人物。我相信，他們的案例一定會

「促進社會大眾對於無家者的認識」，我在壽町也看到這種所謂「成功」的無家者。然而，

在無數的無家者當中，「成功」的案例並不多，我不知道台灣的情況是怎麼樣，不過在壽町

的情況大概是這樣，那種理想的善良人物也並不多，多半是怎麼也站不起來的弱勢者比較

多。可是我在壽町令我最感動的是，壽町無論是什麼樣的人都接受，絕對不排斥像他們最低

層的弱勢者。但是，一般的社會大眾即使願意接受較為成功的無家者，卻還是很不容易接受

無法自立的無家者吧!日本人很喜歡成功的故事，尤其是重新站起來的成功者，所以他當然

比較喜歡成功無家者的故事，不過一些無法自立的無家人怎麼辦？我們社會為了能夠接受所

有類型的無家者，我們能做什麼？ 我透過《無家者》的翻譯與壽町的經驗才發現一個問

題，我自己還沒找到答案，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討論到這邊。  

 

 

主辦單位：接著請李盈姿老師為我們談談台灣的狀況。 

 

李盈姿：大家好我是盈姿，是芒草心的秘書長，其實我是比較資深的社工。我先回應剛剛恭

子老師這邊提到的。我還蠻高興翻譯這本書有帶給他這麼多新的東西，蠻開心可以從他口中

聽到這樣的事情，可能也代表看過這本書的人說不定有這樣的啟發。我們不知道，但也期待

這些人變成發芽的種子，這也是我們一直在做這件事情的一個目的。 

 

今天在高鐵上我們有討論怎麼分配今天分享的內容，我這一 part大概就是我們之前的服務經

驗來談台灣無家者的現況，還有芒草心在做的事情，也會跟大家講到為什麼要策劃《無家

者》這本書，也很幸運遇到這麼棒的作者很棒的編輯，就是一連串的幸運。沒想到這本書還

有機會以日文的方式跟日本朋友見面，我覺得非常開心，這是一連串善的循環。我這一 part

會比較理性給大家較多的資訊量，感性的部分等一下就交給玟萱還有晏甄。 

 

芒草心，因為很多人來訪談會問說為什麼會以無家者當作服務對象？我會說，沒有，我們本

來就是為了無家者成立的一個組織，因為我們一開始所有的社工都是在第一線做服務，像我

當時在新北市遊民外展中心。剛剛恭子老師提到的獻忠，他其實是台北市一個很資深的社

工，在遊民領域耕耘了十二年，然後他是我們的創會理事長。我們的創會秘書長叫楊運生

(台北市政府)，當時跟獻忠一起，一個負責中正區，一個負責萬華區 ，他們有很豐富的第一

線經驗。其實當時這些第一線工作者，在各自崗位努力，偶爾在什麼時候有交流？就是在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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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轉介的時候，然後發現很難轉介，這些個案、這些問題跨縣市，好像每個縣市都有不一樣

的做法，光承辦人對遊民的定義有很大的歧見。 

 

比方我們曾經轉過，我就不講哪個縣市了，我們轉過去，就說他戶籍在你這，但他住在台北

市，我們已經做了初步的安置，那請問你們這邊可以提供後續的協助嗎？然後該縣市承辦人

員就跟我說：「你為什麼說他是遊民呢？」我說因為他在街頭露宿，無家可歸一段時間了。

然後該承辦人就告訴我們說：「我們這邊的定義是，沒名沒姓沒有家屬，才是遊民。你這個

個案就是有名有姓」。然後我當下就黑人問號，我說在你們縣市只有孫悟空可以，只有孫悟

空他沒有家屬，要說誰在這個世界上會沒有家屬呢？你好歹也會有一些兄弟姊妹然後旁系的

親屬甚至朋友，不可能完全沒有家屬，所以從這個溝通障礙就可以發現承辦人如果是這樣的

想法，我們可以想見這些遊民在這縣市會怎樣被對待，基本上不會有太多的幫助，我們就在

想說到底要怎麼樣？因為明明在執行上有這麼多窒礙難行的地方，我們大家是不是可以集結

起來，可能成立個組織或者是做些什麼，可以克服這些，只要跨出我的縣市就一直存在的問

題，所以芒草心是因為這樣的緣故成立的。 

 

我們先從名稱講起，討論到這群朋友的時候，大家可能會用遊民或流浪漢，長輩會用台語

「羅漢腳」，的確在性別比例上男女比例懸殊，大部分的遊民是男性，我們在想有沒有一個

稱呼？他們其實也很討厭遊民兩個字，講到遊民，好像就會覺得很多負面的印象就會伴隨這

兩字，可能代表作奸犯科，不愛洗澡愛喝酒等等。我自己很多第一次接觸的個案，就會跟我

說我不是遊民，我只是最近沒地方住，然後在街上、這兩個月沒地方住，一般人就會覺得很

疑惑。你沒有地方住，就是遊民，可是你再細問為什麼你覺得你不是遊民？他就會覺得遊民

都是那種不好的人，我不是那樣，我只是沒有地方住、最近失業。大概就可以知道這兩個字

對他們而言是什麼樣，他們自己也不希望是被歸類成那樣子刻板印象的一群人，所以其實有

很多不同的稱呼，我們後來選用無家者這三個字，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就是 homeless。它

比較是以一個客觀上用空間來看這個人的狀態，就是在講說他不應該是一個身份，它有可能

是老人身上，甚至女性男性，都有可能，他只示當下他是屬於無家可歸的狀態，所以這個狀

態是有可能改變的，不該是一個永久認定的身份。 

 

所以我想這是台灣在提這個的大前提，為什麼這群人好像很難得到資源？他在社會福利的範

疇裡面，不屬於所謂福利身份人口。什麼是福利身份人口？比方滿六十五歲就是法定的老

人，你有透過身心障礙鑑定取得資格的人就是身心障礙者，婦女就是很明顯生理性別區隔。

那什麼是遊民？這其實就是要靠定義去把這群服務對象劃出來，對於遊民的定義，即便是我

們的官方的法規也是很模糊的。那個定義像昨天衛福部現在都還在委託台大的老師在研擬，

到底要怎樣一個定義讓各縣市有比較統一的標準去劃定這些服務對象？那我們要怎樣一個操

作的標準，要多久看到他一次？他出現在街頭的頻率？他無家可歸的期程到底要多長？然後

我們才能把他列成到我們的官方統計人數。這件事情，即便遊民的服務已經走了十幾二十

年，到現在都還在討論中的東西。 

 

那最重要的法源大概可以在〈社會救助法〉第十七條看到，大概就是三行字，說明縣市政府

的社政單位對於遊民要有一些什麼樣的措施，然後警政要如何？但這是一個很這樣看過去很

模糊的，那對縣市政府來說就是，我有做就算。但至於做得怎麼樣，我放多少人力、放多少

經費，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的標準可以依循，怎麼樣的人要劃進來都沒有一個可以依據的標

準。內政部在 2012年有有修訂一個範例，〈縣市遊民安置輔導自治條例範例〉，那個範例

就是你個縣市如果要自己訂，這是一個可以給你參考的東西，它也不是算是中央法源或積極

性法源的存在。 

 



 

6 

 

至於遊民的研究如果同學有興趣，我們也遇到很多同學，想要寫論文或是想要做訪談，

google相關資料近幾年是慢慢比較多。我自己在念研究所的時候，大概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那時 google全台灣只有十五篇跟遊民相關，非常少這樣子。目前大概也就是內政部會委託

學者十年全國做一次遊民的生活調查，十年才一次。大家知道就像物價指數、最低生活標

準，有一些身心障礙的一些人數統治都每年要做一次，但遊民十年就可以，十年一次就好?

所以其實可以感覺到其實蠻邊緣化的，不是很 care這個事情。然後台北他們的確是人數集中

最多的一個縣市，所以他們大概在市議會透過議員的要求，大家三年會請學者做一次，我自

己知道除了台北新北之外，其他縣市根本也沒有在做其他遊民的研究或者是調查報告。前面

很快地把目前台灣有關法規或者是資源說一下，簡單結論其實就是沒有很被在意。 

 

我們來看一下一般人對遊民什麼樣的觀感，這個就是獻忠之前請一個實習生對萬華艋舺公

園，遊民最集中的一個公園，對那邊的民眾隨機的訪問的問卷取得的資料。你可能是一個在

地民眾或遊客，你看到或聽到遊民的時候，你第一個跳出來的印象、主觀感覺是什麼？大概

大家跳出來就是：遊手好閒、伸手牌、自己不努力呀，喜歡自由不愛洗澡的，大概就是這

些。但是事實上是怎麼樣？因為剛恭子老師有講到社會溝通，這個時候我們第一線工作者就

會去做些努力，其實大家工作已經都很忙，像運生他的興趣就是去拍照，他當時到現在一直

都還在做這件事情，就是閒閒時自己拿著相機，跟著遊民去出陣頭，就是去廟會、跟著去燒

王船、或者跟著去舉牌，一邊做這件事一邊捕捉他們工作身影，希望透過這些影像跟大家展

現這些人其實還是在很困苦的環境中，想辦法讓自己有工作、自己可以養活自己、可以糊

口。他很努力，你說他很不努力嗎？蘇澳那邊的迎神他一次就排了四天，就是趕快一次賺夠

這樣。幾個認識的街友他們就是一起搭火車下去，走到哪個廟就睡到哪個廟，就是這樣子連

續四天有廟會的錢可賺，出陣頭其實一天只有八百塊。 

 

像這個街賣也是很常見的無家者討生活的方式，有一些會透過資源回收讓自己有個餬口這樣

的收入，像現在資源回收利潤越來越薄，高鐵還在蓋的時候，那時候鐵的價格很好，都還有

人挖人孔蓋，但是高鐵一完工之後鐵的價格就直直落，現在鐵鋁罐什麼的也愛收不收。我們

來說紙類好了，來看這些車的紙板大概可以賣多少錢，猜一下，這個是我們伯伯大概花了一

整個早上揀的東西，五十元噢？三十七。他大概要撿兩車才能換一個便當，所以這個是 cp

值很低的工作，通常是已經沒有什麼自我營生能力的人，他才不得已不去做這樣的工作。其

實這就是餬口，讓自己不要餓肚子有個飯吃。 

 

這個是跳蚤市場，也是在萬華一些比較底層的民眾，他們大概會用這樣的方式賺錢，可能就

是把一些舊的收藏或家裡舊的東西拿出來賣，當然有一些是贓物，他叫賊仔市。台語叫做賊

仔市，有時候的確是非法的來源，像我們老師有在推一個導覽，我們導覽員阿和就曾經帶導

覽跟遊客說，他自己也有在賊仔市賣過名牌球鞋。我們說球鞋？你怎麼會有球鞋可以賣？他

就說無本生意，拿一個麻袋、找一個電梯大樓坐到最頂樓，然後沿著樓梯走下來一邊走一邊

收到一樓，就一麻袋了。他講得很輕鬆啦，但是後來跟我們說他也有踢到鐵板，他就遇到一

個管委會很硬，因為監視器拍得很清楚，電梯都有監視器，管委會堅持對他提告，因為這樣

也去做了三個月的牢，其實出來混都是要關的。他們其實也是沒辦法，沒有甚麼本錢要做生

意。他大概六十幾歲的老先生，也沒什麼體力可以去一般的就業市場競爭，其實也只是想設

法讓自己有收入，只是有一些的確是有風險或非法的狀況。 

 

這個就是稍微好一點(看 ppt)，這個先生在畫畫，讓大家可以打賞，但現在都要求要有街頭

藝人要有執照才可以做這些事情，不然警察都可以取締你，可是考執照這件事對他們來說就

是高門檻，很難考，他們都會覺得要考試的東西對他們來說很有距離感。這個是《大誌》雜

誌大家應該有聽過，他們大概已經推了今年應該有第十年了，也是到現在還存活的社會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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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是以無家者當作 Big Issue的販售員。其實他在今年年初也有一個爭議，跟推行

foodpanda很像，就是這些你當他是銷售員，到底是僱傭關係還是業務承攬？其實有一些比

較是站在勞權立場的有去對《大誌》提出質疑，你讓他們在街頭販賣，但他沒有勞健保，他

如果遇到意外，誰要去負責、受傷了怎麼辦？如果他的收入不穩定、沒保障，他也沒有基本

月薪，這些人要怎麼辦？他們其實受到很多質疑，不過《大誌》大概在這十年來，陸陸續續

也大概都固定可以收納一百位左右的販售員，可以靠這樣子的《大誌》販售。它就是一本批

貨五十塊然後賣一百，每一本就是賺五十元，看他當月的銷售，坦白說，這也是很看銷售員

自己的狀態，你出去賣的出勤是不是很勤快，或是你有沒有很認真在經營你的客戶群，或者

是你有沒有跟客人有互動，然後你是不是不畏風雨，晴天、雨天你都很認真地出去，其實都

很有相關性。所以他們銷售的收入也有很大的落差，有很多人也是陣亡，也有人一堅持就是

十年，所以其實還是蠻看個人的狀態，的確這些銷售員在這個制度下面，因為《大誌》是以

業務承攬跟他們合作，所以他們的確是沒有勞健保。 

 

這個是芒草心發展出來的一個，我剛剛前面講到的街友導覽這個項目，其實每個導覽員的培

訓要花半年，所以坦白說這個專案雖然可以讓導覽員有些收入，順便也去帶一些社會溝通、

跟群眾有這樣的活動。但，的確這個專案的門檻是高的，因為這導覽員口條要很好，他要能

夠走那麼久，有辦法帶遊客在街上走兩個小時。每一次培訓大概就要半年的時間。一個社工

手上 hold這樣的導覽員三位就是極限，我們遇到的就是，這沒辦法大規模做然後幫到很多

街友，這的確是這個專案的限制。不過我們自己是把這個專案的目的還是擺在社會溝通這個

層面，這個導覽的收入對街友來講，不可能光靠這個就可以維生的唯一收入來源，是不行

的。所以我們其實也都會讓導覽員同時有比較穩定的工作，比方說他在公園掃地，或是在里

長那邊做以工代賑，每個月至少有個一萬多塊的穩定收入，那街友的這個比較像是補充性收

入，我們是把它做這樣的定位。 

 

其實我們剛剛有提到，很多街友還是靠很多方法去賺錢，這邊是有一些台大鄭麗珍老師的統

計數字。可能大家會蠻驚訝，如果第一次看到，像這些街頭上的人他大概有 84%在流浪期間

有工作，那我們把工作定義放大到，只要他有靠勞力賺錢，有收入可以養活自己，我們就當

他是一個工作的話，是有 84%這麼高的比例，跟大家講的遊手好閒、無所事事是有很大的差

距。只是他們的月收入的確是偏低，大概每個人每個月平均數字是大概五千多塊，所以大家

也不難想像在台北市到底五千多塊要怎麼過日子，你租了房子就得不吃不喝，所以很多人會

寧願不租房子，把錢留著，至少可以填飽肚子然後買些日常生活用品。那街友他們有這麼高

的比率在打零工，他們都做些什麼？大概就是各種零工。包括前面講到的舉牌、像出陣頭、

發宣傳單，然後資源回收、清潔工，通常會到清潔工的這個職業種類，比較是經過就服站或

是社會局的輔導，他已經找到一個比較可以穩定月薪的，但是，能這樣做的比率很低大概也

不過就四分之一，大部分的無家者還是很難真正進到穩定月薪的。的確就業市場對他們的一

些勞動條件的要求，相對來講，他們的競爭力比較弱。因為街友的普遍年齡大概是 45到 65

歲，但是 55歲以上的是最大的區間，大概學歷，80%是在國中以下，現在你說中高齡二度

就業，有些便利商店或麥當勞他們會讓一些比較中高齡的人去工作，但學歷基本上都要高中

職以上，所以對街友來講這是一個門檻。 

 

我們來看第二個迷思說，街友都喜歡住外面、都愛好自由不要人管，那事實是怎麼樣？其實

柯文哲講過街友喜歡看星星。以台北市來說，台北市遊民的數量大概是 700到 800，但收容

床位大概就是 200，今年有個單位因為他們原本的收容場所現在面臨都更，所以目前他們十

二床是收起來的，現在 200不到，所以其實這樣子一個僧多粥少的狀況，即便是每個街友都

想要住也沒有足夠的量讓他們住。當然我們還是有聽到一些說法，鄭麗珍老師也的確問到一

些街友表示對收容所的排斥，他不想要進去住，他覺得一方面老一點、更有需求的時候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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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好，然後有一些人覺得規範是嚴格的，裡面有一些門禁，你要出去都要遞假單，然後要跟

社工報備要交代你去哪裡幾點回來，很多人都覺得我都成年人，我只是出去走一走，連出去

走一走、抽根菸都要寫假單，這樣他覺得可能還蠻限制自由的，所以的確很多人會因為規範

嚴格的原因不想去住。 

 

也有人提到他們都不愛洗澡，但事實上的情況，大概一半以上的街友會想方式讓自己兩天到

一週內可以洗到一次澡，盡量讓自己維持在比較乾淨的狀況，至少不會影響到別人的觀感或

讓自己不舒服，正常的人都會這樣，包括街友也是。我們很常在街頭看到或是很容易被報紙

凸顯出來，就是很可怕，已經頭髮打結、像掃把一樣，還會去翻垃圾桶裡面的東西吃的 

其實那些多半已經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他們大概是已經比較喪失自我照顧能力的狀況。大部

分的街友還是會想辦法讓自己洗到澡，只是現實的情況是，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一些打工的

街友，以舉牌當例子好了，他舉牌一天是八小時，大概是八點到五點，但，他大概四五點就

要去公園被點工，他就要在那邊選我選我，有被選到就是去舉牌，沒有被選到就是繼續去遊

蕩，像他們那麼早就要去被點，點到之後會有小發財車載著他們，然後到一些要舉牌的點，

沿路把他們一個一個放下來，等到這個人力都部署好，車子都開走了，他們開始一天舉牌的

工作。到五點的時候，車子又開回來，一個個接上車，一個小發財車上面會擠一二十人，是

用站的，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像沙丁魚一樣站著，最後就是舉牌公司會把他們載回去派發公

司那邊，大家把身分證印章拿出來然後領錢，領完錢，完成這一段程序，再自己搭公車回到

市區，其實大概是七點多、八點了。有一些有提供淋浴設施的像教會或社會局的單位，或是

民間單位提供的淋浴設備了，都關門了大概五點半或六點，機構大概也沒有人力可以專門一

個人夜間再提供服務，像裡面街友就跟我說，他也覺得很矛盾，我也不是不想去工作，可是

我去工作回來也不能洗澡，連便當都領不到，他就說覺得奇怪，好像在懲罰有工作的人，這

是一個現實的情況。他們洗澡的地方也是，各顯神通，可能公園啊圖書館啊，有些人很厲害

他們會混進運動中心想辦法讓自己洗到澡。 

 

這是一些統計數字，這是 2016年，最新是到 107年，大概是 2603人，就是全台灣的遊民，

男女比大概還是落在 9:1，但其實去年我們在臺北，有辦一個比較貧窮人議題的活動，在這

個活動有設計一個團結之夜，網路上召集一群朋友，然後就是在 10月 9號的那天晚上，我

們選定新北市，因為新北市的官方統計人數與他的新北市民比例最懸殊。新北市是兩百多萬

人口，是全台灣最大一個縣市，但他遊民只有 140-160，我們剛剛前面提到台北市是 600-

800，新北他的數字偏低我們有一點點懷疑，所以去年的團結之夜我們召集了一群夥伴直接

到新北市去掃街，因為新北市的幅員很大，我們沒辦法整個都掃，我們就選了板橋、三重、

新莊三個新北市最大的區，這三個區大概在統計數字上涵蓋了 80%遊民人數。我們去年去走

了這樣一個晚上，在新北市其實就找到 230幾個，比他們官方統計數字 160還要多出三分之

一。更不用講只有三個區，還有其他十一個區，如果人數再加總我想應該不止 300，但官方

給的數字就會讓人覺得有點問號這樣。所以我們去年的經驗裡面，我們也特別去走了一些比

較不是公共露宿的區域，不是露天公園或是火車站，可以一眼就去看到他，我們還特別走了

網咖、麥當勞或是便利商店這樣夜間營業的地方，我們就發現，新北市去年的這個數字女性

佔了三成，就是一直以來官方數字都是 9:1，都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但其實你把外展地區放

大到營業場所像是網咖的地方的時候，我們就發現女性大概增加了三倍左右，這個現象可能

在告訴我們的訊息是，女性的無家者可能會選擇在一個讓自己比較相對安全的地方，他不會

讓自己暴露在公共場所，這些也都是官方數字平常不會去走訪的地方，也就是說很多女性是

被排除在服務的福利之外，所以其實都，大家可以再去，我覺得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這是歷年的遊民統計人數，剛才有大概講到，橘色的這條叫做列冊人數，上面紅色的這條叫

查報通知人數，就是民眾打電話去說欸我這邊有個遊民哦，然後在這邊好幾天，你們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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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看一下。他們接到這個電話就算一個人次，就是有被通報的，然後到社工去訪視過，確定

他是這個狀態就會列冊，列冊就是下面這個人數，列冊人數大概會低於通報查訪的人數。獻

忠他有講過，他覺得台灣在遊民的資源一直都很缺乏，福利沒有很大的突破，主要還是因為

法規上對遊民沒有做明確規定，然後各個縣市政府自己規定的話都會想辦法把它偏窄化，人

數越少、你的資源或人力就可以不用放那麼多，所以其實這樣子是惡性循環，就是你越是人

數少，資源就越少，你編得越少能服務的人就越來越少。台灣的遊民定義目前我們在法規上

看到的還是經常性的居無定所或是沒有穩定住宿，其實都還是比較指住宿，但，聯合國他們

已經會把，比方他雖然都沒有在街頭讓你看到，但，這兩三年會在各個收容所跑來跑去，像

這種臨時庇護所，或他在網咖、麥當勞，在朋友家輪流借，基本上這群人應該都算是廣義的

無家者，台灣其實會忽略掉這群人，就是只看到公共區域的。歐盟他們，像英國福利國家對

於無家者的定義更寬鬆，像是生活條件不佳的居所，包括像香港的籠屋，或是這些很小的地

方，或者是斷水斷電不宜人居的，歐盟的定義基本上這些人都算是 homeless。 

 

無家者的成因的可以從兩個部分來看，從結構因素跟個人因素，結構因素我覺得台灣的住宅

是很大的問題，我們的房屋政策，台灣的房屋這件事在我們的人權討論上不是一個居住權的

概念，是一個財產權。台灣的房子自有率 80%以上大家知道嗎？就是基本上你的長輩大家都

會想辦法買房子，或者是一定要拼到一個房子才要成家，所以台灣的房子有到八成，那我們

覺得可能也跟這樣的風俗民情有關，在台灣覺得努力買房子是一個人生的目標，達不到是你

自己的問題，所以房屋在台灣被視作財產權而不是居住權，買不起房子的人理所當然沒有地

方住。大家不會覺得這群人特別要去照顧到居住需求的，但事實上有一些人有先天性的比較

弱勢的因素，他買不起房子甚至沒有工作能力，這些人的居住權應該是政府要來照顧，這是

我們在講的居住正義，可是台灣這樣子的東西還在起步中。 

 

另外像福利供給不足，像我們的低收入戶的審查也特別的嚴格。像台灣的低收人口比是

1.56，一百個人裡面，不到兩個人是被政府認定是低收入戶的，等一下會有個數字給大家看

為什麼我們偏低。像就業機會減少或是產業結構轉變也是無家者產生的一個因素，其他包括

像是天然災害像九二一，我們真的有一些服務對象就是九二一房子就沒了。都更也是，就是

都更之後他足夠的存款再去讓自己有個新的地方，或是條件談不攏，所以他從有房變成沒有

房。個人的部分的確也是，我們不能規避個人應該有些自己要負擔的責任，像有些人可能有

負債或者是他可能有疾病或是身心障礙，這是不可抗拒因素。有些是因為家庭關係不良，有

些可能是酒精藥品成癮或更生人，或者是我們一直以來有在接納一些性取向比較不一樣的一

群朋友，像包括 HIV帶原，他們在很多收容所都是被拒絕的對象，所謂法定傳染病有些單

位是不收的。這群朋友其實也很需要有住的地方，出櫃之後被家人趕出來，這種情況是真的

有。 

 

其實我覺得無家者跟底層的勞動者，他們在面臨居住困境的時候沒有相差太多，因為他們都

是以很有限的收入，面對一些負擔不起的租金，就被逼迫退居到一個很差的居住品質，不得

不去接受這樣的狀態。包括屋齡的老舊、頂加、違建、狹小、無對外窗，像這樣的一個房間

在萬華大概也要六千多塊一個月，萬華的房價也是高得離譜，即便已經是台北市十二個行政

區，被大家說是最落後，可能最需要被翻展他又是經濟最弱勢、福利人口最多的區。但即便

是這樣的一個區，他的房租，像這樣的雅房，單人雅房沒有衛浴設備、要共用的那種都要六

千多塊。我想台南的朋友應該很難想像這邊學生宿舍可能三四千就有還是我會不會太樂觀，

現在更貴？但我想台北的朋友，算是在居住的部分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大概我們無家者

朋友會遇到的居住上問題，主要就是經濟上排除的租不起，然後身份排除得住不到，社會住

宅存量不足，福利門檻其實是高的，你們身上補助三四千或是他有到中度有五六千，但是他

還是沒辦法負擔租金因為他就是二選一，你要嘛就是有得住然後勒緊褲帶，要嘛就是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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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飽然後沒有地方住，所以這個可支配所得真的是太低了，在台北的確房租都是超出可以負

擔的範圍。 

 

我們剛剛講的社會住宅存量低，到底有多低，來看一下，台灣的社會住宅存量是 0.13，他的

母數就是台灣的所有房屋數，有這麼多，但社會住宅只大概只有 0.13這樣的比例，很低。

我們來比較國情，應該說背景比較相同的，像是日本跟香港，香港是出了名的地小人稠，他

們居住的問題比台灣嚴峻很多。所以香港政府，不是現在的，以前的香港政府很早就很認真

地在蓋很多公屋，然後讓很多的這些弱勢者去輪公屋。他們好不容易，老人可能等三到五年

如果是一般家庭，聽說他們會等到十七年，就是要等很久，但有等有機會，他們都很期待有

「上樓」的一天，上樓就是終於可以住進公屋。但是台灣根本就沒有這樣的社會住宅的存

量，甚至我們好不容易最近蓋出來了，蔡總統他喊出八年二十萬戶，即便這個數量有了之

後，我們其實現在在議會上面，目前通過只有百分之三十保留給弱勢者。大家知道嗎？弱勢

者包括十二種特殊對象，包括遊民、更生人、低收入戶、身心障礙者、老人、中高齡者，這

樣的人全部的人加總起來要去競爭社會住宅的百分之三十。那百分之七十給誰？給一般的小

夫妻呀、一般民眾，很奇怪，這邊上面列的國家只有台灣這麼高啦，大家所有的社會住宅給

經濟弱勢者跟社會弱勢者。但台灣應該就是選舉文化影響，大家拿來綁選票，所以會有一個

很奇怪的現象。以東亞來說，日本大概有百分之 6.6的社會住宅存量，香港的確是最多的。 

 

剛才提到台灣的貧窮線，台灣的社會福利標準很嚴苛，大概是怎樣呢？我們低收人口比

1.51，但其實我們跟日本、香港、韓國一樣，我們用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中位數的百分之六

十去當作一個貧窮線的劃定。大家都用這個標準，照理來講，人數的比率應該不會差這麼懸

殊，但台灣有很多附帶條件，如果單純以經濟層面來看，你的收入的確是在貧窮線下面，但

是我們還會從這一群人再去排除掉很多東西，他怎麼排除？你不到 65歲、也沒有身心障礙

啊，那你的收入這麼低不合理，你應該要有最低工資，所以我們有個虛擬所得就會踢掉一大

群人。比方你現在 45歲到 65歲的這個年紀，你沒有低收也沒有身障，他覺得你應該是要可

以工作的，拿不出國稅局的資料、所得，就認定你應該會有最低工資的時候，就會被用最低

工資的計算。最低工資就是直接高於貧窮線，很多遊民就是因為這條根本沒辦法請到資格。 

 

再來還有不動產跟存款，存款的確比較不好說，有時候我們說存款你還有安全網的存在，但

是不動產，很多人是共業的，你跟幾個兄弟姊妹共業一個土地，那個土地又沒辦法處理，但

這些東西都是在你申請低收所會被排除掉的因素。還有包括像是扶養義務，民法規定家人之

間互相有扶養義務，如果你有子女、配偶，很多無家者有，但是他現在人家不養他，這個東

西其實都要靠一個法律程序去解決，不然就是他就是一個無解的狀態，他會請不到低收入戶

的這樣一個身份。那我們台灣的低收入戶人口，就是在這個總總條件一層一層排除下，我們

是特別低的，就是 1.51這樣的比例。 

 

其實無家者對居住是有需求的，並不是天生喜歡自由、不愛住，這些大概也是他們有提到說

希望政府可以有一些資金挹注。他們希望有便宜的、可負擔的租屋，只要是他可負擔的，他

不會不想花錢，不會不想住，也不是喜歡睡外面，的確是現實的一個經濟困境讓他做出這樣

的選擇。他們也期待政府在租金補助的期程可以稍微長一點，讓他們可以慢慢地存錢，因為

他們收入真的很低。這幾年接觸我們很確實知道無家者會面臨什麼樣的困境，所以我們在芒

草心的發展上面，底下分兩個主軸。第一個就是以無家者的實際需求為出發，然後主體是無

家者本身，我們會連結各種資源以提供住居所為主，讓他們先住進來，就是 housing first的

概念。先住進來之後，我們助他就業就醫，然後再協助他跟家人恢復關係，如果有這機會的

話。或者是幫她，他什麼都不行就幫她申請社會福利，或是以居住為基礎，去發展居住、就

業、社福等等，希望可以幫他撐起一個支持系統，然後讓他早一點自立，這是一個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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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主軸，我們大概放三分之一的人力在做社會溝通這件事，就是我們透過一些導覽、真

人圖書館。像去年發展一個遊戲，講這個議題硬梆梆、很枯燥無聊，我們有設計一個遊戲，

透過這個遊戲把剛剛講的這些元素全部納入那個遊戲裡面，會是一個比較有趣的互動方式。

這整個遊戲的懶人包我們其實現在有在跟國小合作，如果下面有教育工作者，或你們如果有

興趣，有當老師的朋友或親戚，很歡迎跟我們聯絡，我們把教材包免費讓你們下載，可以在

課堂帶著同學認識這些議題，認識無家者跟貧窮的議題。我先跟大家介紹到我們這邊，接下

來理性的部分結束了，我們把麥可風交給玟萱，大家鼓掌。 

 

李玟萱：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我們被十七家出版社拒絕，我寄出去的時候，因為芒草心他們找

我寫，本來想說如果有捐款人捐款就送他們一本書，我就說可是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跟大眾

溝通，讓他們了解台灣無家者的狀況，所以找出版社會比較好，他們有自己的行銷管道。我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一些出版經驗，如果你是個人，你一年出一本書的話，你根本上不了誠品

或博客來，他們量太大，不會理你這種小角色，所以找出版社才可以鋪到全台灣很多的書

店，可以上博客來、上誠品、上金石堂這樣。芒草心就說好啊，可不可以請玟萱幫我們找出

版社，因為我之前有出另一本書，想說老娘出過書了，應該會有出版社理我吧，結果就一路

被拒絕到底。今天很難得有講座可以邀請到編輯，他可以分享一些他的經驗，真的很謝謝大

家。 

 

看起來大家都非常年輕，都像大學生、研究生，我比大家晚非常多才開始有街友的概念，因

為我自己是被爺爺奶奶帶大的，在嘉義的眷村長大。我爺爺軍階很低，所以我們家其實不是

很有錢，但因為是軍人、老兵，國家會照顧你，小時候有糧票可以換油啊米啊麵粉，就餓不

死，眷村裡面也不會有街友的出現。我一直到台北之後，三十幾歲之後我認識一個電影導

演，有一天我們在聊天的時候，他就跟我說我有撿一塊厚紙板，在艋舺公園睡了一個禮拜。

我就說，蛤？你是威尼斯影展得獎導演，不是隨便一個剛開始大學生出來的導演，去睡艋舺

公園的目的是什麼？他說，我下一片再不賣的話，我可能就要去睡艋舺公園，今天先去體驗

看看。我就突然覺得，在我身邊的人是有人離街友這樣一個組群是這麼近，那時候我很震

驚，突然這個街友就打到我的腦海裡面，才開始覺得他是有形狀的一群人。 

 

那時候我剛好研究所畢業的時候，我老師來找我，他是在萬華的大雜院長大的。大雜院就是

住在一起，叔叔阿姨伯伯就是在於市場在賣攤販，他在那樣的環境長大。他說未來十五年，

希望半輩子都能夠萬華這邊做一點事情，特別是針對經濟弱勢的人。因為現在大學教授真的

好難當，我說，老師你已經這麼累了為什麼還要花時間做這些事？他說他看到一個新聞，台

北市公園管理處，在艋舺公園的一個寒流天，對著地上潑水。他潑水，很多人都是睡在地板

上，用厚紙板一定會濕，你讓人家沒辦法睡覺了，有一些街友就會抗議。可是公園管理處處

長他在市議會備詢的時候，就有個市議員他說，處長你下次不可以再這樣，那個水不可以這

樣噴，應該直接噴到街友身上，你要把他們趕走。他說如果你這樣做的話，以後你來萬華，

大家都把你當英雄，因為你終於把他趕走了。對我老師來說，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你想像

你身邊的老鄰居，他最後因爲年齡、因為工作、因為身心的狀況流落街頭，他們要這樣被對

待，他覺得很心痛，很希望能夠做一點事情。 

 

我說，那老師你要做什麼？他說，我想開兩個班級，一個繪畫課一個打擊樂，我說老師，你

可以開一點有用的課程嗎？這些人已經流落街頭了，你還要他們去畫畫、玩音樂？誰會想去

這個課？他說你講得很好，我最近上一個廣播電台，荒野保護者協會的創會者，他叫李偉

文。李偉文就問老師說，你開這個課對他們有什麼幫助？老師說，偉文兄如果你禮拜天都不

要出門，你在家都怎麼打扮自己？李偉文就說，我就不會打扮啊，可能也不會刷牙。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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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對，其實只是要讓這些人離開原本的環境，出來跟人講講話，讓他們感覺到自己必須面

對一群人，不管是畫畫課的老師或同學，讓他們覺得自己是被當成一個人在對待，這世界上

是有人要跟你互動的，我只希望你會做到這一步。 

 

我說，哇，老師你沒有說服我耶。但我很尊敬我老師，還是願意去當助教，不是教畫畫或打

擊樂，但我就幫他當助教陪這些學員。在上課時也沒有教他們什麼太多技巧，主要是今天給

你一個題目，畫畫之後你能夠上台來講講為什麼畫這個題目。每個禮拜來的人都不太一樣，

因為每個人可能要出去找工作，有人身體不好不能來，每次都會換幾個，十幾個人當中會換

幾個人來。有一天來了一個新人，大家都在畫畫，他就完全沒動筆，我就很緊張，因為我身

為助教應該要有一點輔導的功績嘛。我就一直鼓勵他，因為老師那天出的題目叫「我的孿生

兄弟姊妹」，他就很久一直沒有畫出來。到最後已經放棄他了，我真的很差勁，我覺得他應

該沒辦法畫出這幅畫，就沒有再特別去跟他講。結果所有人都已經講完的時候，他就突然畫

好了，他畫得超快的，我說好啊歡迎你上台分享一下。 

 

他就上台分享，他畫的是一個時鐘，他說我的孿生兄弟姐妹就是時間，每天每分每秒都跟我

在一起，我們一起度過漫長的一天。哇哲學家耶！他時鐘的框、的樣子是臉型，因為他是一

個光頭、臉長長的，你就看到幾乎是一個自畫像，裡面是時針的人。他對我有一些衝擊是，

我一直都覺得他們需要的是工作、是金錢，但我會發現他們在心裡面腦袋裡面思考很多事

情，只是他沒有機會去跟人來分享。有一個學員每一次上課他都在畫一些生態有關的，他說

他如果未來有機會可以跟郭台銘對話，希望可以多多發展太陽能產業、然後關注我們的水資

源，他其實思考的事情不只生存跟生活，他們也希望有一點點跟社會上有連結。 

 

也因為這門課我就被老師推薦給芒草心寫這本書，剛才橋本老師有問我怎麼跟那些人互動，

我自己只有一個方法，我不曉得底下有沒有在寫作的人，我的方法就是我把我的筆當成一個

攝影機來拍紀錄片，沒有任何、太多的加工，我做的事情只有剪接，我只有讓他漫長的一生

更緊湊地呈現在大家面前。我在書裡面很大量使用他們自己的句子來對話，當然這個事情，

如果你未來要出版的話，你要遇到一個好的編輯，這個編輯不會阻止你去使用他們的對話。

我另外一本書又是另外一種方法，我很多都被刪掉了。 

 

我在寫的時候特別有感覺的人，因為是把他當成一個紀錄片。我在寫一個叫做周爺爺，他也

是我繪畫班認識的，我寫他的時候他已經九十三歲，他才上幾個禮拜的課他的綠色蠟筆就沒

有了，因為老師不管這禮拜出什麼題目，他永遠都是畫層層疊疊翠綠的山，然後每個禮拜上

去他都講說：「我的家鄉在四川省巴縣，再過兩年我存夠錢我就要回家了。」管你老師出什

麼題目，我上台就是要講這個。他的蠟筆很快就沒了，整個都是滿滿的綠色。也是因為像這

樣透過像紀錄片在記錄他的過程，他小時候，大概小一的時候，有一天他媽媽跟他說，兒子

啊，家裡沒米了你去街上幫我買五斤的米好不好？他說好啊，然後就拿錢出去家門走了很

遠，終於到街上買到五斤米扛著要回家。回家路上就是有個開車的人，是開那種大卡車，說

小弟弟啊上來上來我載你回家！小弟弟看到車子多興奮啊，馬上跳上車，跳上車以後他就覺

得：奇怪了，我走了半天可以買到米，怎麼開了三天三夜都還到不了我家？等到他被放到一

個地方，然後帶上了飛機，再下來，已經是東北哈爾濱了，他從四川到哈爾濱，他被抓去被

當作幼兒兵。 

 

就這樣輾轉到香港、然後來到台灣，有遇到台灣的風災，他那時候就住在圓山附近，因為淹

大水，很多證件都被沖跑了，但他覺得他已經很幸運了。他就遠遠看到四個女生走著走著可

能要出去、離開他們家淹水了，走著走著，這四個女生啾噗通掉下去，再也沒有看到人了，

因為淹水你根本看不到路，可能掉到一個大海當中，人就沒有了，所以他其實能夠活下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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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是很感恩的事情。他也在台灣也找到工作，他在工作的地方就碰到一個同事，同事就跟他

說，你借我一點錢，我兒子女兒都要殺我。你借我一點錢，我家裡沒辦法住了。他就借了他

錢，之後這個人也再也沒有回來，他借他多少錢？三百萬。其實我不知道對方怎麼跟他講

的，要跑路跑多久？他借他所有的家當都領出來，給這個人給這同事。有一天，居然這個在

中壢還是哪裡被找到。就有人跟他講說，老周啊！我們找到他了，走，我們去找他算帳，砍

斷他手腳，就是一定要把他錢要回來。他說我不去了，他說他是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但是

我在我要借他錢的時候是真心想要借他的，結果他就沒有去追討這筆錢，後來就淪落街頭成

為街友，才接觸到芒草心。 

 

因為那時候剛剛提到創辦人張獻忠，他自己在萬華社會福利中心工作，當一個資深的社工，

所以他是被介紹去找張獻忠的，然後這個周爺爺就跟我說，我不像別人沒事都去找張獻忠，

我從來不去找他，我只有沒飯吃的時候才去找他，我找他，話也不多說，就是要五斤米。給

我米，他就自己抱著米搭公車，從萬華搭到台北大同區，萬華、大同區是最多街友的地方。

我在寫的時候其實我沒有任何感覺，但是當我整個書印出來的時候，我重新再看那篇，我才

發現，他當初離家是五斤米，現在他也就是為了五斤米，然後他的心願也就只是能夠存夠

錢，回他老家去。我就說，周爺爺，你家裡沒有人了吧？你都九十三歲了，你爸媽也不在

了，你回家要幹嘛呢？他就說我回家什麼事也不做，我就到我媽媽的墳前上個香，然後緊緊

地抱住他，說，我回來了。 

 

所以其實這本書是用筆來記錄很多人的一生，這本書後來引起一些迴響真的不是我寫得好，

因為我大部分都是引用他們的話，我覺得真的是他們很勇敢地在表達自己人生。當然我中間

遇到很多的困難是有些人不願意說，他身上卡了一堆案子，任何一個案子講出來可能都會讓

他重新去坐牢，我問什麼問題他都是面帶微笑，最後承認我失敗了，真的問不出來。後來有

些人一開始防備心很強，他就是：你問這幹嘛？你在這邊幹嘛？你不斷地等他跟他耗時間，

就只能用時間去投入，最後他才開始慢慢地說，說到最後他自己也就情緒有點崩潰了。我覺

得很幸運的是，因為他們是受到芒草心照顧很久的一些無家者，如果未來你們想要寫作的

話，想要寫這些不容易接觸到的族群的議題，我覺得你們可以先跟非營利組織合作，因為他

們通常是會受到很大的信任。也有一些無家者會跟我嗆聲說：「你要知道我今天是看張獻忠

的面子才受訪的哦！」 

 

我在寫的時候我覺得有兩件事情是無家者最需要的，一個就是他們需要一份工作，這當然你

聽起來像廢話，這個工作不只是因為錢的問題，現在大家都還很年輕，你們可能畢業後會去

澳洲打工留學兩年或怎樣，其實當你再年長一點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工作對你來說不是錢的

問題，而是你有個身份跟人家可以對話。如果你在這個社會上都沒有工作的話，你一開始會

覺得大家都用很羨慕的眼神看著你，你好爽好涼，你要去哪裡玩？等到你半年、一年都沒有

工作，你就看你身邊有誰要跟你對話。我覺得那個就是說不是別人瞧不起你，而是他們不知

道要跟你們聊什麼，在社會上很多時候都是在聊工作，而且因為工作你跟別人有個互動，所

以工作對他們來說是一個你在社會上有個身份可以跟別人對話的基準點。 

 

我在寫的時候很有感，因為我自己也是我被迫失業，看我這樣好像覺得還好，怎麼會失業？

是因為我那時候認識我先生，我們交往一個禮拜就決定結婚了，然後我的老闆發瘋了，他說

李玟萱你遇到詐騙集團了，你瘋了你才跟他交往一個禮拜，你根本不認識這個人。我說不會

啊我答應跟他交往我就覺得可以跟他結婚了。他們請所有公司的力量來說服我，所以我每天

踏進公司就是今天演三立明天演民視，非常戲劇化地，一個個用你想不到的方法來勸退你說

你真的要小心。我老闆最後就說你如果不延後結婚，你就留職停薪，這是我最後殺手鐧了。

他其實是想要保護我，因為他真的覺得太誇張了。我就說你了解我個性，我可以一個禮拜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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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結婚，也可以留職停薪我也不會再回來了，所以我就被迫離開公司了。我先生就說奇怪，

大家都說我騙你，我到底是要騙你的財還是你的色？莫名其妙，當然是色啊。所以後來我就

沒有到任何一個公司工作，我先生也跟我說你喜歡寫作，你好像有一點天分吧，因為他也才

認識我一個禮拜，一個家裡面一個人賺錢就夠了，另一個人就去實現他的夢想，所以他就讓

我在家裡面開始寫作，也是這時候芒草心找到我，我就好開心哦，那兩年半，每次人家問我

說欸你在幹嘛？我就說我在寫書，好像你有件事情做。別人就說那很棒啊，所以其實我很有

感覺那個工作對你來說真的是，你不會那麼自卑的一個理由。 

 

第二件事情我覺得是無家者很需要跟家有人連結。像芒草心有成立一個自立資源中心，收大

概二十位的住民、無家者，就是無條件讓他們住進去，他們每年會有新年新希望要許願，很

多人就寫說要中大樂透，就跟我們一樣，心願跟我們一樣，最多人寫的就是我的家人可以跟

我聯絡。不管他們當初怎麼離開家的，其實心裡面還是希望可以跟家人連絡上，家人可以諒

解他或者他家人歡迎他，任何的理由。我從小被爺爺奶奶帶大所以我每一天都會打電話回爺

爺奶奶老家，我爺爺臥床了，我都會打給奶奶，問他奶奶你今天有沒有去菜市場買了什麼

呀？有沒有買到新衣服啊？跟爺爺怎樣？就每天晚上打給他。 

 

可是我奶奶有一天突然過世了，那天我接到我叔叔的電話時，我就發現我拿不起我的電話

筒，因為你就會發現你拿起電話筒實在也不知道電話要撥給誰了。所以我就能理解無家者為

什麼這麼希望可以跟家人連結？那是你曾在這個世界的連結，就是你的腳是踏得到地的時

候，你腳踏得到地你才會覺得你在世界上的存在是有意義的，這兩件事情是我感受很深，在

寫書的時候，自己有些感觸。很多朋友跟我說，玟萱，我看到你的《無家者》我覺得心裡好

悶，可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可能你悶，是因為你們想做一些事吧！那我可以怎麼做？我也

不知道怎麼做，但我自己也想到幾個點，我覺得每個人家庭裡面一定有一個不得志的人，不

管是你的兄弟姊妹，現在大家年輕還好，但是你叔叔阿姨那一輩的人，或者是你爸爸媽媽一

定在照顧家裡某一個人，每個家庭都有。如果你的家人是這樣流落在外，你希望是他受到其

他人怎樣的對待？你就用這樣的方式去對待他就好了。如果你很會聊天，就跟他講幾句話。 

 

像我們這本書出版後，其中有一個叫做強哥的，他是坐了二十幾年的牢，他是台灣第一個從

警備總部，就是白色恐怖時期的逃出來的逃犯，他後來成為無家者，後來也被芒草心訓練成

一個導覽員，在做萬華街頭的導覽。《無家者》出版的時候很多單位都會邀請我去做分享，

我大部分都會接，其中一個我沒辦法接。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華德福，跟一般中小學的上

課方式、教育理念不太一樣，有點像森林小學那種。你們華德福都是小朋友而且還小二小

三，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跟小朋友溝通而已 ，後來我就找了張獻忠，他就問你們跟爸爸媽媽

出去露營的感覺是怎麼樣？先從這裡開始帶他們。我有問華德福的學校，可不可以讓我邀請

一位無家者來跟小朋友做分享，他就說好，我就找了強哥。因為華德福大家可能對台北有一

點點印象的話，華德福在古亭捷運站很近，強哥就在古亭捷運站賣《大誌》，所以我就找他

來。 

 

底下小朋友很多問題，他就被問倒了，他們就問說你在監獄裡面是什麼感覺？可是也因為那

次的互動，小朋友每次回家爸媽牽著他要去古亭捷運站坐捷運的時候，他們那種一定都是從

各地特地要來念華德福，專門選這種學校，要去坐捷運的時候有時候就會碰到強哥。小朋友

都很單純，不會像我們彆彆扭扭，小朋友都遠遠地叫「強哥～」，遠遠地就在捷運站外大叫

「強哥」。強哥都已經六七十歲了，還被叫強哥，他就很開心，常常有小朋友來打招呼。你

只要在這世界上有人記得你的名字，能夠叫一下你，跟你有互動，對他們來說就是很大的差

別。獻忠有提醒大家說，如果這個人喝酒了，你就不要跟他聊天。但是，不是只有無家者這

樣，每個喝酒的人都不要跟他聊天，蠻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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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就是，剛剛我有提到，如果你很想要參與或關心無家者，你找一個非營利關係，比如說

今天來的芒草心，或者是大家可能也有聽過一個人生百味，你們上 facebook都可以找到他們

粉專。還有一個叫做夢想城鄉，這些都是在萬華地區做經濟弱勢或無家者，台南應該也會有

一些單位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最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實我們每個人，我們覺得人生的

路都走得很平坦順暢，然後走得非常理所當然。有時候你就真的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天你就

掉到洞裡面去了，像我在最近這兩年遇到一個人生很大的低潮，我真的是靠很多朋友，包括

連芒草心還有出版社都幫我非常非常多，我就很有感受。我們人的一生一定都會遇到一個過

不去的時刻，我們都很希望別人可以幫我們一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都可能是那個

需要幫助的人，但是這種時候，我更希望的是，每個人背後那一道風，然後可以幫助他走一

段，讓他到更好更美的地方。今天跟大家簡單地分享，謝謝大家。 

 

主辦單位：謝謝玟萱老師。那我們緊接著請晏甄來分享這本書的出版經過 

 

李晏甄：先播一段影片給大家看，這部影片是芒草心的志工，他是一位導演，在我們出書前

一刻，找了這本書相關的人，為我們拍攝的一部影片。 

 

（00:50-04:30開始） 

大家好我是游擊文化的編輯晏甄，剛才那個影片是我們是在萬華剝皮寮拍攝的，大家從這個

影片就可以看到前幾位講者一直講到的張獻忠長什麼樣子。那部影片想播給大家看是想要表

達說，《無家者》這本書是一個眾志成城的作品，今天從被十七家出版社拒絕的作品，一直

到現在我們來這裡分享，其實是有很多人投入在這裡面，我很榮幸當這個幕後人員可以看到

比較多面向，並來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大學就是念社工系，後來因為對社會學有興趣又去念了一個社會學，我曾經翻譯《社

工員的故事》這本書。因為以前在學校唸社工系的時候，覺得教科書講的社工理論很抽象很

遙遠，所以就希望說可以出版實務現場社工員的故事，來讓大家更理解社工員到底在做什麼

事情。我當過社工，發現自己不適合，然後就一直在出版業，大家都看到有這本書，就是我

們跟芒草心慈善協會合作的，其實他真的是一個團隊，他有做成文宣。攝影林璟瑋是芒草心

的志工，然後楊運生其實他是我們台灣最早的遊民服務工作者，他也是我們書中所說的人

物，他就是像剛剛盈姿說的，其實平常就很喜歡攝影，本身是相關科系畢業，也曾經擔任攝

影記者，所以他在擔任社工的時候，就留下很多珍貴的無家者的影像，這本書就有收錄運生

的作品。另外這本書我們也有插畫，插畫小姜他其實曾經是一個無家者，跟芒草心認識之

後，芒草心就鼓勵他繼續發展自己的才能繼續畫這些畫。要出版這本書時，就請小姜看這些

故事，把裡面十位無家者的故事畫出來。 

 

我想要講一下《無家者》的出版，對我的編輯生涯其實意義蠻重大的一本書，我從來沒有一

本書要花個三年跟宣傳，很漫長，當然我們有很多很豐碩的成果要跟大家分享。這本書是我

來到游擊文化第一本作的書，在 2016年 12月出版。我們很驚訝的是，剛剛大家都說被十七

家出版社拒絕，可是這本書竟然上市不到一週就馬上再刷，那對出版社而言，再刷其實就表

示頗受好評。同一年我們就在 12月 17號在萬華剝皮寮辦了新書分享會跟攝影展，很幸運的

是，我們這本書有得到一些金鼎獎的肯定，包含圖書編輯獎、優良圖書推薦獎、2018年又

獲得國際書展大獎。而且在這一年我們也得到日本出版社願意出版這本書，同時也因為

2017、2018年有得到這些獎的鼓勵，所以我們 2018年發行了有聲書，一直到 2019年都還是

有相關的一些活動。比方說芒草心就跟香港的組織一起辦了「無家者─港台生活誌」的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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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這本書從 2016年一直到現在已經七刷了，現在出版社艱困的時代，再刷已經困難了，

這樣的邊緣議題能七刷，真的很感謝很多人的支持。 

 

這三年多不管盈姿、玟萱還是芒草心，一直有人邀請他們去談這個議題。我呈現這個過程，

其實要講的並不是我們多厲害要做這本書，而是這本書從出版，其實有很多的善意來幫助這

本書，所以我們才能走到這裡，我想要希望我們可以呈現這些善意。我們先講一下說，剛因

為說到說這本書被很多家出版社拒絕，所以我想大家可能會好奇，為什麼我們游擊文化會想

要出版這本書？我記得那時候好像跟盈姿約在摩斯見面，他就簡單跟我說我們想要做這本

書，我就好像有點像一見鍾情，就看著他說：恩，我懂。好像並不需要太大力量去說服，這

個議題我認同我很希望可以出版，其實這背後一見鍾情也不是那麼簡單。大家在跟另一半一

見鍾情，你們人生各自有些歷練準備好，你們這時候才會一見鍾情。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本書重要？其實我在唸社工系的過程中，老師就傳達說，倡議工作其實是

很重要的，你可以直接去幫助每一個無家者，但是有時候你跟社會溝通讓大家了解無家者處

境是什麼有時候更為重要。如果大家不了解他們的處境，可能當他們想要找工作，沒有人願

意給他們工作；他們想要住的地方，可能沒有人要給他們住的地方，那這樣子自立就會很困

難。我還有想到，大家可以想比方說家暴這件事，我們很多社工在幫助受暴婦女受虐兒童，

可是在〈家暴法〉還沒通過之前這些都被當家務事。大家認為你警察、社工不該管這些事

情，但是就看到好多人一直不斷受苦，那是很多人、民間團體的人去倡議，然後我們有〈家

暴法〉，現在才稍微可以去鬆動一下結構的問題。所以我覺得倡議工作一直是非常重要，可

是他不太容易被看見，因為我們要捐款的時候，我們很容易就想要捐給某個貧困的小孩、某

個弱勢者，我們比較不會去捐給倡議組織，你不會認為他有直接幫助到每一個人，可是他們

在做的事是幫助更多人，所以透過出版的倡議我認為是很重要。 

 

第二個想出版的原因是，在我們出版《無家者》的時候，台灣已經有大概三四本，一些國外

在講無家者經驗的書。可是其實我們台灣出版業還蠻仰重翻譯書的，所以其實很多議題都有

國外書的參考，可是我們反而沒有台灣的議題，我們其實對台灣反而是陌生的。所以接觸到

這個題材，既然有人要寫這個題材我就覺得相當珍貴，他可以讓我們知道台灣的樣貌是怎

樣，然後台灣的工作經驗是什麼？這個愛心是什麼呢？有人常問我們說游擊文化選書的標準

是什麼，本來一開始我會開會議跟大家討論這本書的好壞，可是後來我我們漸漸發現有件很

重要的事情是一個編輯對那個書稿有感應、有愛才是最重要的。不管別人說什麼，他還是對

那個有愛，因為一本書從企劃到寫作是很漫長的過程，也會歷經很多的阻礙，所以他蠻需要

很大的意志力去完成的，如果編輯有愛的話我們相信比較能夠走這個歷程，如果沒有愛他就

走得很痛苦。所以這本書也是一樣，本著我編輯對這本書的愛這樣子，我同事都說當編輯就

是要愛上作者這樣。 

 

我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大致的架構是怎麼來，如果大家等一下有機會可以翻一下這一本書，

這本書有分四個部分。第一部份是街頭人生，講無家者的故事，第二部分是街頭社工，講五

篇工作者的故事。然後後面有個攝影集，我們把它分為街頭工作跟無家者的家這兩個部分。

其實最早跟盈姿接觸的時候，抱歉，沒有寫小姜的插畫，最初只有一這個部分，街頭人生的

部分，為什麼會加入後面的部分？我也是無意間跟盈姿聊到說，他們也是蠻希望以後有機會

再出版街友社工員的故事，讓大家了解他們在做什麼，有時候台灣社會可能對社工這職業不

是很了解，甚至就常常認為他們是志工、他們沒有薪水，像是這些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或

者是一聽到社工，就會開始說，盈姿，你一定很有愛心喔！好像愛心就可以完成很多事情，

可是其實不是，他們工作面臨很多的挑戰，比方說這個案給你，你要怎麼辦？或是你要面對

社會結構的問題、各種資源不足的問題，我都覺得盈姿每天像是在打仗一樣。其實社工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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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複雜多元的，我覺得可能這部分是很值得放的，既然盈姿、芒草心有這個想法說希望以

後能出版這部分，那為什麼不這一次就放進去？ 

 

其實前面無家者的故事，也提到很多無家者跟社工互動，我就覺得如果我們在後面放社工的

故事的話，可以跟無家者的故事做個對照，會有不同的觀點。比方說前面無家者就會說我騙

了誰這樣子，後面張獻忠，作者就會問他，你被騙了有什麼感受？我覺得這樣的對照也很

好。後來又講到說我們希望未來在推廣這個書的時候，是可以社工跟無家者一起來座談的，

我們就決定加這個部分，導致玟萱接到這個之後，他開始再把這些故事，花了半年到一年的

時間去把它完成。 

 

這本書後面我們有三十二頁的攝影集，一開始想法很單純，我們放一些圖片應該很好賣吧？

但是沒有覺得要放什麼照片，然後也一直很苦思說那這個部分要放什麼，大家可以想想你是

編輯，你想到無家可歸的議題，你會想要放什麼照片？如果你是自己想，我覺得很直覺的，

以刻板印象來講或者我們平常接觸影響經驗，就一定是街友躺在街頭的那些照片，可是這是

這本書想傳達的嗎？或者是已經有這麼多影像了，我們還要再呈現這部分嗎？所以後來因為

芒草心作很多倡議的活動跟社會溝通的工作，我就有機會去聽他們演講，包括張獻忠的對外

演講，他們對於無家者工作的這部分，是很想讓大家知道的，就是他們做了哪些工作。第二

個部分無家者的居住議題也是他們很關心的，所以後來我們就決定說請攝影師去挑這個照

片，希望這個前後的議題是可以呼應的，也達到倡議的作用。 

 

這個就是小姜的插畫，這故事很有趣，他是一個趙伯伯，他自己都很餓，他再餓也不要讓他

的貓餓到，這個也是流浪貓他說為什麼⋯⋯這樣我會不會破梗？作者就問他說，你為什麼自

己都這麼困苦了，為什麼要餵這些貓？他說因為我知道餓的滋味。然後這個就是攝影師的作

品，他拍在賣《大誌》的街友這樣子，那完成這本書，攝影師我們就有在聊，其實我們整個

企劃花了兩年半，他們卻用一輩子，他們是指誰呢？我覺得有兩部分，一部分是說這些無家

者，他們用一輩子經歷來告訴我們他們走過什麼樣的人生，其實這件事情真的不太容易。就

是玟萱也有在序裡面寫就說，我們要講自己成功是很容易的，可是如果要去講自己不堪、失

敗這件事是不太容易的，我覺得這些無家者願意去講這些故事，就是他們用一輩子的力量去

讓我們知道他們的故事。第二個是為這些工作者，其實這些第一線服務的工作者，他們五

年、十年陪伴這些無家者，取得他們的信任，所以我們才有機會去把故事紀錄下來。要寫成

一本書真的不是那麼簡單，背後有些人每天投入在這些工作，我們才有可以記錄下來的東

西。 

 

這個書出書之後，我們就選擇在萬華剝皮寮辦新書發表會，第一場新書發表會，真的也是意

想不到坐得滿滿的。這中間是小姜、這是攝影者、這是張獻忠。然後同一個時間，我們也在

剝皮寮辦攝影展，希望也是用影像的方式來讓大家認識這個議題，這個是我剛才說的 2019

又擴大展開的攝影展。然後我剛剛有說到，我們很希望是在新書發表會的時候能有社工跟無

家者一起，這個是在台北市金石堂的時候，我們就邀請書中的人物，老岳跟其中一位社工梅

英姐一起參與座談。後來我們就大概辦了三四場活動，有一場我們去桃園，我們也是試著跟

當地無家者組織合作，左邊那個是曾經為無家者，他後來在賣咖啡，他就在騎著腳踏車在賣

咖啡，也是跟社工合作倡議的方案。另一個是年輕的無家者社工，我們很希望就是說，辦活

動的時候還是跟在地有些關係，所以找了這樣的人，然後到高雄場我們也是請了書中的在高

雄服務的翁爸一起參與。 

 

這個就是金鼎獎，想告訴大家這個得獎對這本書的意義是什麼，得到肯定很開心，但是最開

心的是得獎之後這些書就可以去圖書館，就可以讓我們接觸到不同的讀者。我覺得現在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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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遷很快，並不是每個人都會去圖書館、不會去書店，有時候去圖書館跟去書店的人是不一

樣的人，我覺得我們得獎之後圖書館會採購這些書，我們就有機會讓各種不同的人看到這些

書，得到這個獎對我們而言是鼓勵很大的。隔年又得到書展大獎，這是書展大獎在那邊分享

講座這樣子。也是因為我們剛有提到有得到外界肯定，讓我們覺得我們好像可以多做一些什

麼，後來我們 2017年到 2018年就在籌備《無家者》有聲書，因為裡面有些無家者不見得會

閱讀文字，所以如果我們用聲音去表達這些內容，也許可以讓無家者聽見他們的故事。我們

也希望說大家可能閱讀的比例降低，也許有聲書也可以觸及到不一樣的人。我原本想法很單

純，我原本就是要這樣一個有聲書，剛剛聽玟萱的聲音也蠻好聽的，我就想說你就全部念完

吧！結果怎麼會變這樣呢？因為李玟萱小姐不是省油的燈，他那時候知道我做有聲書，他就

說那我們應該找更多名人來共襄盛舉，這樣大家才會看到這個書，我們叫他又開了十個名人

的名單給我，我自己也想了一些，就開始找名人。 

 

結果不太順利，因為可能檔期不對，各種原因我們並沒有得到名人的回應，所以一開始真的

還蠻挫折的，真的很想叫李玟萱念完這本書就好。但是有一個曙光就出現了，就是我們的錄

音師，是錄音總監，他就拿到黃信堯導演的 email，他是《大佛普拉斯》的導演，黃信堯導

演就是我們寄給他看書，然後他就覺得蠻有意思的，但是我的台灣國語問題要克服一下決定

能不能接這個。很驚人地是他接受了，他接受之後還給我們很多的幫助，因為我們就跟他分

享我們在這個找人的困難，他就跟我們提到哪些是影視產業比較關心這個議題的，建議我們

可以去找這些人。真的在他推薦之下我們就打開這個通道，後來幾乎是一個夢幻的名單，包

括林生祥、陳竹昇、莊益增，幾乎都是大佛普拉斯的團隊來為這本有聲書獻聲。而且那時候

黃導演還非常用心的是，他為了錄這一個有聲書，他試錄我們書中第一篇王子的故事。他為

了錄這個故事，還特地約跟王子見面想跟他聊聊，想知道王子的經歷是什麼。我記得這個王

子也很驚訝大導演要找他，不過那一天就很日常，我們就在一個國小就閒話家常，這個是名

人部分。 

 

在做這個有聲書真的有很多感動的地方，其實我們是小出版社沒有太多經費，這些名人都不

計酬勞地願意參與這件事，很多人都把錄製的這個費用捐給芒草心或者其他無家者的團體，

而且在這過程中看到很多人柔軟的部分，就是有人捐錢還說不要跟別人講，因為有些人可能

需要靠這些錢生活，不要讓他有覺得捐款的壓力，這是一個很溫暖的一部分。這些第二第三

排的配音員其實也是都台灣很一線的配音員，王瑞芹就是配花媽那一位配音員，賈培德就是

三金主持人，「得獎的是」那一位，大家對他的聲音一定很熟悉。其他幾位也都是，這些配

音員也是一樣，他們很多人也捐出他們的所得來協助這本書，每個人都幫我們錄了一段影片

都來宣傳這個無家者，後來我們覺得可能沒有人要看，影片就沒有公開，但是就很謝謝他

們。每個人在面對這個的時候都很敬業地去，不會說我是捐錢的就隨便講，他們真的很認真

斟酌每一句要講什麼。這個的話他們都很願意拍照，大家應該認得他們是誰，裡面本來有很

多配音員，他們就一起支持這個書這樣。 

 

然後我剛才提到就是這個書能走到這麼遠，很多人幫助包括什麼，我覺得在作者端的部分，

他很用心地把這個文字寫好。我記得就是有一個朋友就把這本書送給國小朋友，然後國小朋

友就把書放在學校給小朋友閱讀，想說，咦這麼難的社會議題的書會有人想要閱讀？有一天

有一個很酷的小孩就說，老師，《無家者》讀完了我覺得還蠻好看。他講這句話，可是老師

的心中非常沸騰，天啊，這種社會議題的書可以在國小扎根！感覺自己腦補很多，不過很感

動的就是說，作者用一個老少咸宜的文字，讓國小程度的學生也得讀有趣，他在這麼小就讀

了無家者的故事，也許會影響他未來看待這件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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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部分他也是下了很大的工夫，包括小姜還有攝影者，他們都是努力去把手邊的工作做

好。然後在我們出書之後，我覺得也得到許多媒體跟整個書店通路的協助，其實大家知道現

在很要求業績壓力，像這種邊緣的議題不太討喜的，可是我們在推廣這本書的過程就是發

現，其實大家都很努力幫我們撐出一點空間，可能去抵擋一些商業壓力，希望他們認同的議

題有機會露出，包括內文的轉載或是在書店的曝光，這也是我覺得很珍貴的。還有很多廣播

節目主持人邀請我們去，我覺得都是一樣的，像平日在生活之中有很多生活壓力，這些壓力

可能是很多業界要求，可是好像只要有人願意啟動《無家者》這本書出現了。大家覺得這本

書好像可以做什麼，大家就會在工作崗位上為這個議題做什麼事，整個過程讓我覺得說，其

實每個人只要把擅長的事做好就是對無家者議題的最大貢獻。 

 

我們在錄製有聲書的過程也是，這些人也許，他們平時也有關心無家者議題，可是他可能沒

有到第一線當志工或是直接接觸無家者。但在社會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真的都挺身而出 

用自己的專業來貢獻這個議題，這個是讓我覺得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今天在場聽到這

些，也許有一天你在某個工作場合，你對某個議題可以發揮，你就可以做點什麼事情，不一

定真的要到無家者面前說些什麼話，你只要在你範圍裡做到的事情做得很好，這就是很大的

貢獻。 

 

這個貢獻我也想說日文版這件事，因為剛剛橋本老師可以看到他的介紹，為了翻譯這本書去

接觸很多民間團體，就是在我編輯生涯，我還沒遇到這樣的譯者，他會為了翻譯然後他去來

台灣的時候跟台灣的工作者見面，了解台灣的狀況，回到日本也去了解日本的狀況。我可以

想像他這麼做，他其實是希望很踏實地傳達這本書的內容，也希望說這樣的經驗可以跟日本

做對照，我覺得像這樣的用心可以讓這個議題很踏實地傳達給別人，還蠻幸運的這樣子，最

後我想要播一段影片給大家看。 

（03:30-08:23） 

 

主辦單位：今天很充實的，我們已經花了三小時。有笑有淚的三小時。我們還有些時間，相

信大家不管老師之間或是台下朋友，接下來有些互動或是討論，有沒有人要來提一個問題，

或是說說自己的感想也可以。 

 

觀眾：我想問一下為什麼那本書會被出版商拒絕那麼多次？ 

 

李玟萱：我直接講好了，其實跟橋本老師提到的日本的狀況一樣，日本很喜歡講從谷底翻身

起來，在台灣也是。有的出版社就是，有的就石沈大海，有的就很客氣地跟我說，我們不知

道這些失敗者的故事應該跟誰推薦，他們就很委婉地拒絕我。其實我剛剛有想到一件事情我

沒有講到，我們有時候在幫助無家者的時候，就會很希望趕快看到結果，比如說我今天幫

他，希望他下個月就趕快找到工作，然後有家住這樣。以張獻忠的例子來說，我其實在訪問

的時候也有問過他，因為無家者的非營利組織是非常難募款的，你會給小孩老人身障，會很

難有人給感覺上懶惰不做事情、游手好閒的人。 

 

張獻忠有告訴我一個他的價值觀，就是我對他沒有任何期待，我對他們沒有期待就不會有失

望。因為有很多社工離開是覺得我幫這個人，永遠都扶不起來，慢慢地他們就不做，就離開

這個領域。那張獻忠就說，我其實做了這麼多年、十幾年來，我發現了一件事情，就是人的

改變是一瞬間的事情，你不知道在哪一天他突然被雷打到，就自己想要改變了，我只是希望

在他想要改變的瞬間，我可以陪陪他，不要讓他身邊沒有人，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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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盈姿：其實這個時間應該是留給你們提問，不過我先回應一下剛剛橋本老師有提到，好像

有些無法自立的無家者，大家是不是會覺得很失望或有質疑，到底這些人該拿他怎麼辦？這

個資源放在這裡是不是真的是值得的？我們在服務生涯中很常受到類似質疑，值不值得這件

事？幫這個人是值得、幫這個人不值得，這個是扶不起來的、那個是可以自立的，這些被協

助的人同時也被投射有一些道德的期待。比方說我補助你錢，你就該省吃儉用，你就不該有

些娛樂，或是你有些稍微奢侈一點的，就好像你就應該要更刻苦。 

 

我之前聽志工分享就是他去社福中心作高風險家庭服務，他們有一次，辦了一個二手衣，算

是贈送，他們不想要讓大家有被施捨的感覺，佈置成一個像是二手衣的店，每個人都可以進

來挑選。當時就是看到一個穿得很光鮮亮麗，就打扮得很入時的媽媽進來的時候，志工就竊

竊私語，這個人看起來就不需要。大家好像會對被協助的弱勢者有一個期待，你就要看起來

很慘、很糟，好像你才是要被幫助的人，為什麼大家會有這樣的投射，很值得去思考一下。 

 

還有就是所謂一個人到底能不能自立？我的經驗我其實在無家者的服務說長不長，說短不

短，我大概是從，一開始八年是在醫院，醫院的社工。後來是在研究所實習的時候，我是張

獻忠的實習生，跟著他兩個月的時間在街頭這樣子訪視，就徹底對社會工作助人的模式我有

很大的啟發或是轉折，算是社工生涯轉捩點。我就覺得跳脫醫院的框架，實不管在社會領

域，越是資源缺乏，其實社工可以做得更多，所以我就跳到這個領域。我要講的是，我在我

自己的生涯裡面，我看到很多的無家者，就像剛剛玟萱講的，改變一瞬間。我曾經也覺得這

個人每天都來拿麵包，叫他去工作就嬉皮笑臉，好像虛應我或者是我覺得他沒在回應我的期

待，我的投入看不到成果。我自己對這個想法放下是有一次我自己騎車，那時候我要去板橋

火車站搭車，然後我把車子停在那個漢生東路那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號稱萬坪的那個停

車場。 

 

我在等紅綠燈的時候，我就看到街店那邊有一個舉牌人在舉牌，那時候是夏天大概七月，有

三十七八度、有夠熱。我光等個紅綠燈九十秒我已經很想挖地洞鑽進去，太熱。我就看到旁

邊這個汗流浹背，他的頭，不誇張，他真的汗已經衣服全濕。我覺得他是，因為他穿拖鞋、

人字拖，我都覺得他的拖鞋旁邊已經有一個小水漬，就是流汗已經流到很誇張。我仔細看，

他就是常常來拿麵包，讓我覺得怎麼都不去工作的那個人。我突然就悟知，其實我們有時候

覺得看起來很努力的街友，跟看起來在爛醉或者是好像在那邊擺爛的街友，搞不好是同一個

人，只是你在不同的時候看到他。 

 

我自己是覺得，好像有時候要把時間拉長來看或者是真的要花時間去看，就是要看比較長的

時間或短的面相，才能真正看清一個，我自己也認為，他快要被我歸類成好像幫了也沒屁用

的那種，我突然發現他其實也有認真工作的一面，他也會去照顧比他更弱勢的街友，他們中

間有一些互助系統。我自己在這過程中我看到他們私下已經很匱乏的狀態下還有些互助，比

方他剛從社工這邊拿到五百，然後有人跟他說沒有錢吃飯，他就把兩百給他，就是在這樣的

情況下他還有辦法把錢借出去。他們底下的借貸很常發生，而且他們是沒有預期會拿得回來

的，我們其實會跟他們說大家不要有金錢分贓，所以不要借來借去，但是很微妙他們還是會

互通有無，而且他們不期待有拿回來的那種，這個陪伴的經驗讓我看到看多。也不是要去歌

功頌德他們，我的確在他們身上看到算是好的一面，這東西可以支持我再往下走的一些力

量，大概是這樣，不曉得有沒有回答到老師的問題。 

 

觀眾：我想要回饋一下剛剛盈姿老師分享的那一段，剛剛有聽到志工會碎碎念的部分，我們

可能會想說他們為什麼會這樣？這件事情我之前就有想過，我對自己有個期待，我覺得我們

永遠不應該去衡量別人，就像老師所說的，你開始看到這個街友的這個面向，後來又看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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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面向，雖然我們已經看到兩個不同面向，但我們還是沒辦法二十四小時看到他生活面

向，我們把它設定在那裡。可能一些比他弱勢的人，也沒辦法瞭解說我就是我比你更弱勢，

為什麼你就這邊喊苦，我又沒有喊。萬一又比這個 level更上面的人，因為沒有體會過這種

東西，也沒辦法真的去同理或了解他們，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很困難的。讓我們之間完全沒有

碎碎念的行為，這也是我對自己的期待，也是大家可以對自己有點期待，希望我們做一個永

遠都不會衡量別人的人。 

 

然後我想要問橋本老師一個問題，剛剛老師的 ppt裡有提到在壽町，我忘記那用語，但大概

就是「永遠不會拒絕任何一個人」。但後面一句話是「人是會拒絕別人的」，我比較好奇的

是為什麼老師會寫出：壽町永遠都不會拒絕任何一個人，因為我想到的是那裡，一定是人跟

人之間有些互動，再更細節的裡面還是這樣子嗎？還是都沒有拒絕的這件事情發生嗎？因為

我不太了解，希望老師可以分享你的觀察。 

 

觀眾：我想請問盈姿生活上比較實際的問題，就是無家者在車陣中發傳單，我該不該拿那這

傳單？如果我拿那張傳單他有收入他就是去做，很危險。我不拿傳單的話，他們就沒辦法獲

得一個比較勞動型的工作，就是我要不要拿？這是實際比較簡單的問題。 

 

李盈姿：我自己也是機車一族，也都是騎摩托車上班，我自己是照單全收，不管是誰。我這

樣子講好了，他今天要不要做這份工作真的也不是你取決於拿不拿，因為會去做這份工作的

人可能幾乎沒有選擇，這個工作的危險性是有的，在車陣裡面他們常常是警察取締、勸導。

其實很多警察是很善良的，他們不會真的開單，大概就是會勸他，會一直警告他這是違反交

通規則很危險，不要這樣做。的確有一群人不得不、賺取他微薄的所得，今天我自己是覺得 

趕快把他拿完讓他早點下班回家，減少掉危險的時間，所以我其實自己都是會拿的。我並不

覺得大家都不拿的話他會過得更好，除了我們有更積極的做法讓他可以過得更好，不然不覺

得不拿他就會更好這樣，很直觀的。 

 

橋本恭子：謝謝你的問題。因為我不是社會工作者所以我不太清楚有關街友的法律，但我聽

說日本對街友，看待街友的法律，是最近決定的法律，好像那個法律勉強街友自立，怎麼

說，日本政府面對街友的最重要的議題是讓街友自立，他們覺得自立很重要。 不過，每個

街友情況不一樣，有的街友如果我們幫助的話他們可以自立，不過有的街友沒辦法，因為他

們也有他們的背景，所以他們怎麼樣努力也站不起來，因為每個街友情況不一樣，所以一定

要了解他們為什麼一直不能自立，為什麼不能站起來，他們也有各自的理由，所以一定要尊

重那種一直站不起來的。所以壽町整個那個地方他們有包容性，面對什麼樣的街友都要接

受，每個街友的能力也不一樣，能夠幫助別人的街友要做他們的工作，沒辦法自立的街友也

有資格活下去的，不用排除這樣怎麼也站不起來的街友，一定要用包容心來接受他們。我的

意思是這樣，絕對不用排斥的，日本的法律太勉強街友自立，這個不一定好。 

 

李盈姿：目前台灣有在研擬無家者的專法，所以昨天台大的老師他們被衛福部委託要做這個

意見搜集，我昨天去參加一個焦點團體，也剛好很巧地講到，老師講的是日本的〈路上生活

者自立支援法〉。其實他們有兩種法，一種叫做「生活保護」，他就是只有經濟處於弱勢，

不管是低收中低或是經濟邊緣，他們全部有一個生活保護法，他裡面會有很多的急難救助或

各種協助，可以幫助大家可以至少在經濟上不要很困難。但是他們認為在路上，就是在街頭

的這群露宿者，他們用路上生活者自立支援法，生活保護法是針對一些完全是要靠救濟的。

但日本這個法對露宿者還是有些期待，他們在法裡面很明確地規定，路上生活者必須要能活

用政府給的支援，他有自立的義務，但他忽略一些路上生活者是心有餘力不足的。比方一些

身心障礙或是嚴重精神疾病，他再怎麼自立，甚至是政府提供再多的支援，他都沒辦法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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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貧窮，或他真的可以自立租屋。如果是疾病，或是他身體狀況的一些條件限制，他的確

是不可能達到那樣的情況的，剛剛老師講的，我們的社會的確還是要對這些人，他看似就是

沒有自立，不算是成功自立，符合大家期待的那一群，但他的確有他的狀態，也不該是被認

為排除，所以還是要有一個機制或是一個空間，是可以去接納這群人的。 

 

觀眾：想問一下我們這些非社工類組的人，怎麼樣面對街友，有沒有一些ＮＧ行為？ 

 

李盈姿：我先就我想到的，等一下大家可以補充，ＮＧ行為，我覺得就是不要心懷惡念。有

些人對他們潑屎潑尿還有會攻擊，萬華很多在地民眾來說，像是那個ＢＢＳ萬華版，在地民

眾的確他們生活受到很多街友的干擾，因為他們可能覺得對環境會有危害，治安也可能會因

為這群人不好。像是常常看到很多人說，我牽著小孩經過艋舺公園都會繞道而行，或是夜歸

婦女也不敢穿過那個公園，那個公園我已經十年沒有走進去，你會看到很多這樣的說法。 

 

街友告訴我們也很害怕，他們在公園睡的時候他們也很害怕，有人走過去他會被驚醒，他也

不知道今天來的這個人要幹嘛，他們的確有在街頭被惡意攻擊過的經驗，有時候不是毆打，

是丟一個穢物在他身上，他也不能怎麼樣。甚至有些善意的但也是干擾，他們也是曾經睡到

兩三點，就拿著被子或衣服跟他說很冷你要不要衣服或被子，半夜兩三點。他可能好不容易

睡著了，其實在外面很難睡，除了聲音以外，來來往往的行人、蚊蟲還有警察臨檢。這邊也

可以跟大家講一個數字，萬華的仁濟院，然後他們有一個社工研究所，他自己做了一個主題

是萬華街友的健康情況，那個結果出來很出乎人意料，大家會猜說到底街友最常罹患的疾病

是什麼？很多人說啊三餐不定時，一定是腸胃問題，或是皮膚病、傳染病，結果都不是，是

睡眠障礙，導致了憂鬱症或精神疾病。是完全很難能夠入睡的，像是我們很多個案是進到據

點裡，可以睡到打呼睡到翻過去睡到夢遊，可是他在街頭的時候完全不可能有這樣的睡眠品

質，通常是時間很短以外，連那個很短的時間還是一直常常被驚醒的狀態，他們很難真正有

入眠的時候，所以其實是蠻辛苦的。 

 

我覺得要怎麼要去，你剛剛說的 NG行為，其實就是很基本，不要懷著惡意去面對他們，你

就算表達善意也要挑對時間，就是可能不要太晚。我一開始自己當外展社工的時候，好像越

晚去他們才會回到那麼睡覺，大概一兩點去他們才會真的打地鋪，後來我發現一兩點真的太

晚，大概是十一二點是比較剛好的時候，因為他們有些事正準備要打地鋪要入睡可是還是清

醒的，睡著以後要被挖起來真的蠻痛苦的，所以我覺得就是大家選擇合適的時間，然後懷著

善意去。即便要聊天也不是不行，但是我覺得很多學生來做訪談，有些媒體想要採訪一些議

題性的東西，我都會盡量建議他們說你們可以帶個小東西，比方說他有在抽煙，你就帶包

菸，或是帶瓶飲料或帶個麵包都好，因為人家回答你的問題或是接受你的訪談，他也不是有

義務，他也是要花他的時間。甚至你跟他素昧平生，他還要把他的故事告訴你，憑什麼？所

以你還是要買東西來交換，我自己是覺得這才是平衡的狀態，不要覺得他好像有義務你問什

麼他就要回答，其實是沒有這樣的事情。 

 

觀眾：剛才發現街友可以做的工作非常少，我就想說可能大多數的工作，都有學歷要求或是

什麼住宅地之類的，那有什麼方法可以讓企業能夠讓他們工作比較安心，然後願意提供更多

的工作給他們？ 

 

觀眾：你好，我想要問一個問題，剛剛有人說 85%都有用自己的力量在工作，那些街友有包

括那種我們常在夜市裡面看到擺著一個碗趴在地板上那一種，就是機構會關心到那部分的人

嗎？因為很常聽長輩說，那些人都假的、詐騙集團，不要把錢給他們，自己也會在內心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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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到底怎麼該怎麼去分辨真偽，還是真的有這種事情嗎？我很好奇，還有那些在外面沒有

親人的街友，他們如果不小心過世的時候怎麼辦？ 

 

李盈姿：剛剛提到工作的部分，我其實自己也在網路上看到，每次討論到街友問題，就是會

有鄉民一定會說，在台灣只要肯工作一定不會餓死或是好手好腳都不怕沒工作。像我上次就

直接都還忘記要匿名，就直接回他說，肯工作當然餓不死，但是你肯不肯給他工作，關鍵是

你肯不肯給他工作？的確我服務過的個案，在兩個月內面試五十幾次，我都很佩服他怎麼都

可以配合，如果是我我就想要去喝酒了。他知道我們對他有期待，他也知道就業局也很幫

他，他還是真的都有去五十幾次這樣子。當然跟他的年紀，他有一點輕度的智能障礙，社交

的部分是沒有問題的，可是他就是在應對的時候比較慢，他也不是完全沒有得到工作機會

過，可能會有一個叫他來上班，他對那個指令的接收就真的是一個指令一個動作，他沒有辦

法像是一般人可以舉一反三。比方雇主跟他說他去應徵一個停車場收費，你不要站在這邊，

有車的時候就收單子，沒有車的時候你就巡一巡垃圾撿一撿，他這件事情每次都要被提醒，

他其實就是記不住，或他的記憶認知能力沒辦法讓他維持工作良好的品質，就歷經幾個雇主

都覺得好累。好我知道他很努力，但這樣對我來講真的效率太差，我也要有一個人力一直去

盯他，他們後來也是沒辦法就是解僱，我覺得應該是說企業比較沒有機會啦，因為一般企業

如果追求的是營利或是產能，他其實對於工作的品質就一定會有相當程度的要求。 

 

我覺得是與其是期待企業，我們自己在做的是去開發或創造一些彈性工時或友善職場的工作

環境，因為的確才能夠讓這些人能夠安身立命去工作，這也是為什麼台北市社會局有一批，

有一位社工專門在做社區派工，其實也是從獻忠那邊開始，他花了三四年的時間一直去遊說

萬華的里長。還有就是國小裡面的工友，像那本書第一個故事的王子，他就是在國小裡面做

工友的角色也做了好幾年，他靠著這樣的收入一直維持穩定住屋已經有六年多了。像他們的

健康狀態或是認知理解或是年紀，的確讓他是沒有辦法被一般職場雇用，但他可以靠著彈工

作的雇工，像他那種工友或是里長掃地的工作，就是四小時，一天五百塊，他一個月最少做

22天，最多做 25天，就是不能超過 12500。他 12500很省吃儉用，就有機率在萬華租到房

子然後生活。我覺得像是這種工作機會的確是要特別創造出來或者是開發出來，我相信一般

追求企業利潤的雇主不太可能讓這樣的員工，大家應該都知道有很多都是可以進用身心障礙

人士，然後政府有補助嘛，可是真正進用企業的有多少？因為他還是關係到工作產能的問

題，他寧可被政府罰錢，因為那個罰錢的損失都不如他要再去請一個身心障礙者，還要補足

他的產能不足，他還要花更多人力成本，所以企業是會權衡。我們的經驗是與其希望企業去

提供這樣的機會，不如是自己去創造或開發，可能還比較有機率。 

 

另外有關於乞討的部分，我覺得很簡單啊，當然有職業乞討者，也有真的是街友他完全沒有

辦法有其他謀生技能，他就是放一個碗然後⋯⋯。我覺得這個對實務工作者來說不困難，就

是你晚上看他睡哪裡，睡街頭的當然就是街友，他不是睡街頭，碗收就回家睡，那個其實就

不是無家者。至於要不要給，這個我很難給出答案，因為我覺得像你要不要拿愛心筆，或是

一個街賣者在賣玉蘭花你要不要買，像這種乞討者你要不要給他錢，我覺得就是看你給了，

你心裡好不好過？你如果有質疑不給也不會怎麼樣，你想給但你不確定，那我也還蠻建議花

些時間觀察他，比方說你就是找一天在旁邊觀察。或是如果常常經過會遇到的人，大概會抓

到他的作息，可能哪天你很閒就跟著看他到底是去哪。我們以前外展就是這樣啊，因為以前

人家通報，我不確定他是露宿者，還是他只是跟老婆吵架出來，我們就去公園看他待到多晚

跟他耗時間？如果你給不給舒服的點你要確定，他是不是真的靠這個錢維生而不是一個職

業，我覺得就是確定他的需求的真實性，這沒有別的方法就是只能花時間去耗。我覺得不管

是給不給，這個動作對你的意義是什麼？如果你覺得真的有幫到他就很舒服，那你就給，就

算你你被騙了，我覺得也沒有關係。就算他真的不是無家者，一個人要到這個地步用這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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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維生，就要到出賣尊嚴，我覺得他應該也有相當困難的程度才會選擇做這樣的事情，即便

是給錯，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朱英韶整理；顏瑋洋審閱) 


